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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
——基于桂西北 Z 村的调查与分析

姜修海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当前青年村干部职业呈现差异化稳定现象。本研究依托“场域叠加”理论构建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生成的“双重

角色塑造”分析框架，探究桂西北 Z 村青年干部不同职业稳定性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首先，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选

择受到行政、社会和市场等场域的影响，表现为多重场域对其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共同塑造，分别形成强、中、弱不

同强度的角色取向。其次，塑造后的双重角色能否共生以及共生的方向与强度，会生成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的不同

关系模式，促使青年干部展现出长期稳定、短期稳定、较不稳定和很不稳定的差异化稳定性。“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

架为全面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有助于采取针对性、差异化

举措稳定青年村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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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

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全党要把青

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

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1］ 青年

人是干事创业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

党的支持与鼓励下，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并进入村

庄干部队伍，村庄治理主体年轻化因此成为一个

显著趋势。然而，这一广泛实践的背后也隐藏着

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诸多难题，尤其表现

为中西部一些农村青年不愿返乡、返乡不愿担任

村干部以及任职后流失等现实问题，不少基层自

治组织因之面临缺乏新鲜血液、缺乏发展活力的

尴尬境地。目前，学界对青年村干部职业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问题现状与政策建议、择业动机与职

业稳定两大方面展开，为我们认识青年村干部去

留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基本遵循。但上述研究固有

缺陷在于，无论是宏观视角下的政策分析研究，

还是微观视角下的择业动机研究，均将青年村干

部视为一致的整体来看待，不同程度忽视了青年

干部稳定性差异问题，导致我们对现实中“有的

青年干部留得住，而有的青年干部留不住”的背

后动因知之甚少，不利于采取差异化举措选人、

育人、用人、留人。就此而言，从学理上探讨青

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的差异化问题，对深入推进

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年轻化、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当前治理重心下移、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青年村干部一词的涵义越来越广泛。一般认

为，青年村干部主要是经由村庄全体党员、村民

经过民主选举程序而公开选举产生的青年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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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指村“三委”（村党支部、村委会、村

监委） 干部这类内在的群体，不含政府下派的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选调生等外来群体。由于

负责日常工作的多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两委”

干部队伍，出于对研究问题聚焦性的考虑，本研

究主要将村两委青年干部视为研究对象。

以往研究分别从以下四种视角考察青年村干

部稳定性问题：一是从政府视角出发，探讨行政

体制提供的外在激励对青年村干部的影响。从发

展趋势来看，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国家密集下沉项目资源、资金以及政策红

利，大量基层行政事务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基

层干部负责落实，用软件、写报告、做报表等技

术性工作，天然地与年轻人熟悉数字技术的特征

相匹配，为年轻人进入农村组织提供了充足的动

力［2］。从制度设计来看，政府下派给村干部的行

政任务［3］、多重责任及其权力［4］、承诺的未来发

展机会以及提供的补偿性社会保障等会显著影响

农村青年参选和留任村干部的意愿［5］。二是从社

会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关系提供的外在激励对青

年村干部的作用。从村庄层面来看，乡村社会内

部对青年人任职村干部的认同度、包容度和舆论

环境会形塑农村青年的归属感，影响青年对村干

部一职的选择和去留［6］。从家庭 （家族） 层面来

看，家庭内部分工结构、家庭整体的代际支持［7］，

“顾家”的家庭责任、家族的面子观念等家计要素

均会影响农村青年对村干部职业的认知［8］，决定

其是否回流任职或重返务工市场［9］。三是从市场

视角出发，探讨经济理性对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的

影响。作为有着现代理性的经济人，农村青年群

体普遍将职业舒适度、职业收入 （正常工资报酬）

作为择业的衡量标准和考量因素［9］，并与就业市

场上提供的潜在就业、创业机会作比较［6］，在理

性计算中估量自己能否全职或兼职村干部的可能

性［10］。四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探讨价值认知提供

的内在激励对青年村干部的影响。农村青年作为

比较有见识、独立性较强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

不容忽视，在面对农村基层干部一职时，农村青

年自身对职业的主观认同度以及回馈家乡、服务

乡邻的理想价值也会对其是否选择从事或长期留

守村干部职业具有重要作用［11］。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将青

年村干部队伍稳定性问题分解开来看待，虽然能

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问题，

但也存在将问题单一化处理的不足。事实上，青

年村干部的职业选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

物，单一视角难以揭露其稳定性不足的真实动

因，还需从综合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探

讨。对此，本研究认为应该着眼于青年村干部自

身，将青年村干部视作一个“多重作用集装器”，

从青年村干部个体的角度观察政府、市场、社会

（家庭） 等外在元素的综合作用，将青年个体自

身存在与多元主体外在激励结合起来，由此形成

“内外结合”的综合性视角，有助于更加系统全

面地审视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问题。

此外，除了研究视角的不足，既有研究在研

究问题上也存在共同缺憾。要么普遍将不稳定性

视为所有青年村干部共有的问题，要么仅仅聚焦

于不稳定的青年村干部群体，选择性地将青年村

干部看作高度一致化的群体，继而从某种视角出

发对他们的择业逻辑与职业动机展开研究。这就

貌似呈现出一种“青年村干部要么均稳定，要么

均不稳定”的怪象，不能有效理解青年干部的差

异化稳定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青年干部都具

有不稳定迹象，这一群体之中有的愿意长期任职，

表现出长期稳定的状态；有的任职意愿模棱两可，

表现出短期稳定的状态；而有的不太愿意任职或

留守，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该如何理解这种差

异化现象？既有研究对此均有忽视，难以理解不

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任职意愿的真实原因。

鉴于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 当前

青年村干部表现出怎样的稳定性差异？（2） 这种

稳定性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3） 应当如何看待

这种稳定性差异？换言之，本研究想要探讨的核

心问题是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呈现出何种差别，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别，又如何看待这些差别。

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认识当前青年村干部

任职稳定性差异的深层原因，促进农村基层干部

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场域及场域叠加理论，在综合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农村复合场域中青年村

干部职业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以作为分析青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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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任职稳定性差异的理论工具。

（（一一）） 双重角色塑造双重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青年多重场域叠加下青年

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分析框架　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分析框架　

场域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场

域内部具有关系性、规则性、争斗性和界限模糊

性，不同场域有不同特征，但场域的共同规律贯

穿于场域运作过程的各个阶段和瞬间，支配着场

域内共时存在的各种要素或各个行动者的社会位

置等共同形成的社会关系［12］。场域本身就是一些

关 系 束 ， 不 同 的 场 域 具 有 不 同 的 内 部 客 观 关

系［13］。就现代复杂社会而言，多种场域共存于一

个情境之中 （即“场域叠加”） 则较为普遍［14］，

如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而言，国家权力下沉、

市场主体进入使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场域在农

村复合叠加，重构了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社会关

系和社会规则［15］。

在“场域叠加”背景下，青年村干部同时受

到行政、经济、社会等多重场域的共同作用，其

自身所承担的角色更加复杂多元，远非单一角色

论所能概括。就此而言，以往关于农村基层干部

角色的研究有不少精彩见解。譬如，村干部不仅

是国家的“代理人”，还是乡土社会的“当家

人”［16］；同时，村干部还具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三

种角色等［10］。然而，无论是双重角色论，还是三

重角色论，其论述的出发点均是从特定治理事务

或场景中考察村干部扮演的角色，而非以村干部

本身为观察对象，对其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系统的

审视。为此，本文依托“场域叠加”的分析逻

辑，将行政、经济、社会等多重场域的复合作用

纳入分析，以形成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的系统

性解释。

1.  职业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

干部职业取向　

青年村干部既表现为一种管理自治事务的职

业，又指代从事该职业的人 （本研究称为青年村

干部的“一体两面性”）。就前者而言，多重场域

叠加下的村干部职业其实内含多个子角色，仅仅

使用单一角色概括可能会遮蔽丰富的事实［10］。首

先，青年村干部在行政 （国家） 场域中扮演代理

人角色。青年村干部一职虽然是村民自治的产物，

但却是国家深刻作用于乡村社会的结果，行政村

建制、《村组法》 等法律以及大量行政事务下派，

使得行政场域在农村社会不断延伸，青年村干部

不断被纳入科层治理的程式中。在这种强规范、

强约束下，青年村干部不断向“公职化”和行政

化方向发展，面临越来越强的行政激励和压力。

其 次 ， 青 年 村 干 部 在 社 会 场 域 中 扮 演 当

“家”人角色。青年村干部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

务外，还负责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成

为乡村的当“家”人［16］。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得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利益诉求和矛盾更加

多元复杂，对当家人角色及其能力提出更为严峻

的挑战。青年村干部必须从深刻调整的社会结

构、关系和规则中调适当“家”人角色，以适应

管理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17］。

最后，青年村干部还在市场场域中扮演理性

人角色。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相较于其他职业而

言，村干部职业的经济优劣势构成了青年人择业

的理性来源。村干部一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

工资收入、寻租收入和潜在福利等，很大程度上

决定村干部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青年群体会从

经济理性的思维逻辑看待村干部一职，村干部职

业时刻受到市场场域的形塑作用。

由此，以上讨论可以归纳为维度 1：
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是国家、市场和社会

多 重 场 域 共 同 作 用 的 产 物 ， 包 含 代 理 人 、 当

“家”人和理性人三个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

决定青年村干部的职业取向，见表 1 左半部分。

2.  家庭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

干部家庭取向　

青年村干部的另一面在于从事该职业的青年

人。作为村干部的青年人不仅是有组织规范性的

职业人，还是具有伦理关系属性的现实人。这一

生活伦理关系体现在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本源型

传统的完整家庭制度上［18］。相较于传统，当前农

村多重场域的叠加，使青年干部的家庭结构及其

家庭责任也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行政 （国

家） 场域赋予青年干部及其家庭成员“权利人”

角色。就当前农村而言，国家承担着公域乃至部

分私域的社会功能［19］，为乡土社会和家户供给了

大量公共产品，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基础设

施等，使家庭维护及再生产的部分成本转移至国

家，提升了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质是行政

（国家） 对农民公民权利的确定与发展。

75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3 卷 （第  1 期） 2024 年

其次，社会场域赋予青年村干部联结家庭内

外的关系人角色。从家庭角度来看，青年干部不

仅作为个体存在，还作为不同层次的家庭成员而

存在，其既有可能是夫妻小家庭的主要成员，也

有 可 能 是 多 代 大 家 庭 乃 至 整 个 家 族 的 组 成 部

分［7］。从个人到小家庭再到大家庭 （家族），青

年干部时刻处在层层嵌套的社会关系之中，既要

对内维护家庭关系和谐，又要对外代表家庭协调

邻里关系，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生活圈子［20］，从

而适应社会场域的新变化和新要求。

最后，市场场域赋予青年村干部承担家庭责

任的养家人角色。当前，在农村市场广泛渗透于

农户生产生活，一个家庭的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乃至继承等均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对青年村

干部特别是对作为家庭“主心骨”的青年干部来

说，这种依赖于市场交换的生存方式要求其严格

按照市场逻辑衡量家庭收入与支出，以维持家庭

可持续运转，其背后体现着市场场域的深刻影响。

由此，以上讨论可以归纳为维度 2：
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是国家、市场和社会

多重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包含权利人、关系人

和养家人三个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决定着青

年村干部的家庭取向 （见表 1 右半部分）。

3.  双重角色关系：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

干部稳定性形成逻辑　

上述青年村干部的“一体两面性”，使国家、

社会和市场多重场域共同作用下的职业角色与家

庭角色统合于青年干部一身，不可避免地产生共

生、无共生或冲突的可能，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关

农村青年对村干部职业的选择。从普遍意义上

看，家庭角色是构成农村青年是否选择村干部职

业的基础性动力［7］，职业角色则构成农村青年是

否留守村干部职业的诱致性动力，这两种动力的

方向和强度是否一致，关乎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

定性。为此，本研究将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

家庭角色统合起来考察，从双重角色的关系中研

判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定性，从而以更加系统的

角度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的形成逻辑，如图 1
所示。

结合维度 1 和维度 2，以上讨论可进一步延伸

为维度 3：
对处于多重场域中的青年村干部而言，职业

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塑造情况，以及二者关系的方

向 （共生、无共生或冲突） 与强度 （强、中、

弱），最终决定着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定性，如

表 2 所示。

（（二二））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为针对性回应前述提出的研究问题，本研究

拟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展开分析。案例研究法有助

于从微观角度揭示和归纳出某种内在的关系、原

因或机理［21］。就前述研究问题需要而言，案例研

表 1　青年村干部职业取向和家庭取向分析

子角色

代理

人

+

+

+

-

当“家”

人

+

+

-

+

理性

人

+

-

-

-

职业

取向

强

强

中

中

子角色

养家

人

+

+

-

-

关系

人

+

-

+

-

权利

人

+

+

+

+

家庭

取向

强

强

中

弱

注：对青年村干部而言，其所扮演角色的程度较难精确衡

量，故仅在此作出简单二分，表中“+”表示较明显，“-”表

示不明显。在村政化背景下，弱职业角色较少存在，因此表中未

涉及

 

理性人

当 家 人

职业角色

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

维度1：
职业角色塑造

维度2：
家庭角色塑造

市场
场域

代理人

国家
场域

社会
场域

养家人

关系人

家庭角色

市场
场域

权利人

国家
场域

社会
场域

双
重
角
色
关
系

决
定

维度3

图 1　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形成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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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与本研究目标是吻合的，本研究重点在于

从微观具体的角度揭示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差

异的表现及其形成逻辑，因而以典型个案为例，

深入剖析案案例村庄的实践经验，能够更好且有

效的回答前述提出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选择桂西北 Z 村进行案例分析。Z 村

是镇政府驻地村之一，全村耕地面积 263. 27 公顷

（3949 亩），人均 0. 11 公顷 （1. 7 亩），林地面积

3745. 4 公顷 （56 181 亩），人均 1. 67 公顷 （25

亩）。全村辖 12 个自然屯，总人口 453 户 2254 人，

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杉木种植和外出务工。

选取 Z 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第一，

笔者曾于 2022 年 7 月至 9 月赴该村驻村调研，获

取较多一手资料①。其次，该村干部队伍年龄结

构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村于 2021 年 2 月两委换

届后，一改往届干部队伍中老年化面貌，全部换

成 80 后 青 年 干 部 ， 年 龄 最 大 者 也 仅 为 38 岁

（2022 年）。而同属一镇的其他村却存在 1~2 名中

老年干部。这不禁让笔者思考为何该村换届能够

全部上位年轻干部。后来，随着调查逐步深入，

笔者发现与该村干部队伍能够更换为青年相比，

一个更加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②：在仅仅

工作一年有余后，该村青年干部队伍出现了差异

化稳定的迹象，有的愿意继续干下去，有的表示

再干一段时间，而有的则直接递交了辞职申请，

如表 3 所示。该如何认识这种差异化稳定现象？

这构成笔者继续深入调查的基点，也构成选取 Z
村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

三、“双重角色塑造”框架下青

年干部职业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  

为从更为微观具体的角度进一步解释青年村

干部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本研究重点以 Z 村

为例，运用“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逐一探讨

青年干部的差异化稳定现象。

（（一一）） 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强共生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强共生：：青年青年

村干部长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村干部长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互赖：李某长期稳定的逻辑　

青年干部李某的长期稳定性有特定的历史渊

源。早在 2006 年，当时仅 22 周岁的李某便被村

两委列为后备干部，并于 2007 年入党，后来在

2009 年换届选举时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开始至今

①    笔者曾在 Z 村驻村调查 57 天，并多次帮助村两委

干部做工作，包括处理文字材料、填写报表、使用政务 APP
核查自建房、参加会议等。笔者在与村干部交往中不断访

谈，与村干部建立了友好关系，能够获取村干部较为真实

的声音。整个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

搜集材料，文中的资料、数据均来自于笔者实地调研所得，

并对相关地名、人名进行匿名化处理。

②    据调查了解，该村干部队伍之所以能够全部更换

为青年人，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镇党委政府对候选

人的严格审核和把关。同时在临近选举时，镇党委政府和

上一届两委干部对群众广泛引导和宣传。二是在换届选

举时，现任 6 名青年干部家庭、工作关系均在村庄，且他们

在当时均有一定任职意愿。三是现任干部队伍中有 3 名青

年系老干部后代，在整个行政村和所属自然村有较高的支

持率，这几名青年自然顺利当选。

表 2　青年村干部双重角色关系分析

双重角色取向

职业取向

强

强

强

中

中

中

家庭取向

强

中

弱

中

强

弱

双重角色关

系

冲突

冲突

共生

共生/冲突

冲突

共生

双重角色

关系强度

强

中

强

弱

中

中

青年村干部

稳定程度

很不稳定

较不稳定

很稳定

短期稳定

较不稳定

较稳定

表 3　Z村青年干部队伍稳定情况

姓名

李某

周某

肖某

彭甲

潘某

彭乙

性别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年龄

38
36
35
34
32
30

现任职务

书记主任

副书记

委员副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前任工作

村委会副主任

装修个体户

履带车代理

粉店个体户

小超市经营

大学生村官

当前收入 （万元/年）

工资 5. 04；杉木 7
工资 3. 36；杉木 4
工资 3. 36；兼职代理 2~4；杉木 3
工资 3. 36；其丈夫主营粉店

工资 2. 52；超市利润 4
工资 2. 52；杉木 4

稳定状态

长期稳定

较不稳定

很不稳定 （申请辞职）

长期稳定

短期稳定

短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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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14 年的村干部经历，并最终于 2021 年当选村

书记、主任 （“一肩挑”）。李某职业角色和家

庭角色呈现出互相依赖的特征。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在行政、市场以及社

会多重场域的作用下，李某扮演着强职业角色。

从行政场域来看，“一肩挑”强化了其政府代理

人角色。书记主任“一肩挑”有利于缓解“两委

扯皮”现象，减少组织内耗［22］，但在巩固脱贫成

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大量行政事务、考

核 和 激 励 的 下 沉 也 使 “ 一 肩 挑 ” 干 部 压 力 骤

增［23］。李某自上任以来，主持村两委全面工作并

专门负责党建，镇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如

扶贫、党建、安全生产、消防等等，均需首先交

由李某这个全村的神经中枢，再由其安排至对应

的副职干部手中。据李某透露，除大量的行政事

务以外，不同层级政府的向下督查和考核加重了

其工作量，往往要通宵准备检查材料，还要时刻

面临成绩排名和绩效评价的动态压力。但与此同

时，李某也得到政府给予的激励，如担任县、镇

人大代表，并有选聘事业编的机会。从社会场域

来看，其任职经历增强了乡村当“家”人角色。

据调查了解，李某在十余年任职经历中，以服务

群众需求为己任，帮助群众办理审批、矛盾调解

和贫困帮扶等，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在群众中

具有较高的威信。从市场场域来看，经济比较思

维也加强了其经济理性人角色。随着当地经济社

会的发展，就业创业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李某对

比过村干部与其他职业的收益，但仍选择继续留

任。其对此谈道：“外出打工成本和开支也高，

留不下多少钱，思来想去还是继续干比较稳妥。”

可见，在多重场域影响下，李某坚定选择其职业

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良好的社会、家庭

条件免予李某承担繁重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

来看，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当地政

府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险、农业补贴、生活补贴

等福利减轻李某家庭开支，也为其发展杉木种植

提供销售平台、提供专家技术指导，李某及其家

庭的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从社会场域来看，

关系人角色增强了家庭发展动力。李某家族于清

朝乾隆年间开始在当地繁衍生活，在其所属的自

然村中有较为繁密的关系网络，家庭与家庭间的

比较、生活圈中的面子等都显著驱使李某谋有面

子之事。同时，李某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 （如李

某父母照看其子女） 以及性别分工 （如李某妻子

在镇农商行工作） 保证了李某可以将较多精力投

入工作。从市场场域来看，养家人角色确保了家

庭持续运转。依靠杉木种植、“一肩挑”工资以

及妻子工作收入，李某家庭经济早已实现盈余，

相对较小的家庭供养压力有利于李某投身于村干

部职业。可见，李某不需过度承担家庭角色。

综合来看，强职业角色与弱家庭角色给予李

某可以长期任职的信心和底气。事实上，对李某

这类村干部而言，高要求的职业角色往往依赖于

较弱家庭角色的让步，因此才能抽身投入工作；

相应地，提升家庭实力和促进家庭发展的愿景又

反过来依靠职业赋予的属性加成。这种双重角色

的互赖构成了李某长期稳定的秘密。

2.  双重角色互补：彭甲长期稳定的逻辑　

在入职前，青年村干部彭甲受过大专学历教

育，毕业后曾在镇财政所兼职会计，后与其丈夫

经营粉店。与李某不同，彭甲作为副职女性青年

干部，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上表现出不一样的

特征。

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彭甲扮演着中等强

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充当部分政

府代理人角色。根据该村两委干部内部分工，彭

甲负责全村妇联、计生、宣传、出纳等工作，其

工作职责和压力要比李某少许多。且从调查来

看，其负责的工作基本为常规性任务，少有像扶

贫、党建、维稳等重大性工作，除应对上级检查

等紧急情况外，其基本只从职责出发落实镇政府

交办事项。相应地，彭甲面临的行政考核和激励

也较少，只是兼任县、镇妇代会代表一职。从社

会场域来看，其主要充当妇女当“家”人角色。

作为一名女性青年，彭甲能在换届中当选的原因

在于其父亲为该村老主任，在群众当中享有较好

声誉，彭甲也是全村少有的有知识且愿意为全村

妇女做事的青年人，因而顺利进入镇级推荐的候

选名单。通过访谈了解到，彭甲受到本村妇女较

大肯定，其在换届时的大部分选票来源于妇女。

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无需充当经济理性人角色。

就基层实际而言，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并不多

见。在彭甲看来，相较于工资收入，其更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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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体面。因此，在多重场域影响下，彭甲已然

较为认可其职业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较好的社会家庭条

件使彭甲仅需承担较弱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

来看，其充当权利受益人角色。如前所述，当地

政府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农业补

贴等福利减轻了彭甲家庭的开支，特别是子女义

务教育以及妇女健康检查、大病救助等公共服

务，使其可以较轻松地照顾家庭。从社会场域来

看，其充当关系辅助者角色。从家庭内部结构来

看，彭甲的丈夫更多承担着当家人角色，家庭发

展、邻里面子等事情基本交由其丈夫应对。在家

庭内外关系处理上，彭甲更多扮演关系辅助者角

色，为其丈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从市场场域

来看，其充当部分养家人角色。彭甲与其丈夫性

别分工鲜明，其丈夫与公婆通过经营粉店、种植

杉木以构成家庭主要收入。相较而言，彭甲任职

村干部的工资是一笔稳定的辅助性家庭收入。因

此，在多重场域作用中，彭甲只需扮演辅助性家

庭角色。

总体来看，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弱家庭角色

赋予彭甲长期从事村干部职业的耐心。对其个人

而言，要求不高、稳定体面的职业角色与配合性

的家庭角色互为补充、互相适应。辅助性的家庭

角色不需从事高收入的职业，因而要求不高的副

职干部角色可与之相匹配；相应地，从事稳定体

面的职业角色需要占用顾家时间，辅助性的家庭

角色亦可腾出时间与精力坐班工作。这种双重角

色的互补构成了彭甲长期稳定的来源。

（（二二）） 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弱共生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弱共生：：青年青年

村干部短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村干部短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摇摆：潘某短期稳定逻辑　

据了解，青年村干部潘某拥有高中学历，毕

业后曾在县城饭店务工，与在县城经营超市的高

中同学联系后，返乡在镇街经营小型超市。

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作为副职，潘某承

担着中等强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

较少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据该村党总支书记李

某介绍，此次潘某当选村党总支委员，意在将其

作为后备干部培养。故在干部队伍分工当中，潘

某暂定负责民政、社保方面的工作，较少与镇政

府部门有交集，因而除事关村干部队伍整体利益

的事务 （如迎检、应急） 以外，潘某较少参与其

他工作，日常的行政激励和行政考核与其关联较

少，职业使命感并不强。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当

“家”人角色并不明显。潘某虽较为关心村庄公

共事务，其父亲曾在该村担任老副主任，因此被

顺利介绍入党，但由于潘某长期在县城谋生，仅

在近几年返乡开办小超市，其群众基础不及李

某，加之其所负责工作的单一性，导致其与村民

接触较少，职业融入也不佳。从市场场域来看，

其有心扮演经济理性人角色。入职村干部以来，

潘某在其超市经营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超过了

村干部职业，对收益的理性计算驱使其将重心置

于经营超市。因而，在多重场域影响下，潘某职

业角色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为女性工作

者，潘某需承担中等强度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

域来看，其充当权利受益人角色 （该部分与彭甲

相应部分类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

其充当家庭辅助者角色。稍逊于彭甲的是，潘某

家庭虽有性别分工，但由于父母身体原因，其代

际分工并不明显，潘某需承担一定的当家人角

色。在家庭内外关系处理上，潘某更多地扮演支

持者角色，为整个家庭的维系提供必要的辅助。

从市场场域来看，潘某也充当部分养家人角色。

与彭甲相似，潘某与其丈夫性别分工清晰，但潘

某收入比彭甲更高。潘某丈夫在镇上经营肉店和

种植杉木，潘某则同时有村干部工资和小超市两

项收入，夫妻收入不分伯仲，共同构成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二人共同承担养家责任。可见，潘某

扮演着一般性家庭角色。

总之，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庭角

色共同作用于潘某，导致潘某抱着“再干一段试

试看”的摇摆不定心态从事村干部职业。因潘某

工资收入较低，一旦其一般性家庭角色转变为主

导性家庭角色，潘某就极易从村干部岗位上流

失，转向生意行业。就此而言，在双重角色间摇

摆是导致潘某职业短期稳定的根源。

2.  双重角色轮替：彭乙短期稳定逻辑　

在 Z 村青年干部队伍中，彭乙最为年轻，受

过大专学历教育，并在学校顺利入党。毕业后通

过大学生村官方式在其他村工作，并于去年返回

Z 村，当选该村党总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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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彭乙扮演着中等强

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政府代理人

角色不明显。在该村干部分工中，彭乙主要负责

团委、会计、会议会务以及协助党建等工作，但

如彭乙自己所言，其所负责工作属于“闲不住”

类型，虽然工作量不大，但可自主支配的时间较

少。同时，彭乙所负责工作与核心行政工作关联

度并不高，唯一能激励其留任工作的仅有考录事

业编。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当“家”人角色也不

明显。作为最年轻的村干部，彭乙的优势在于其

年龄、学历，同时加之镇党委政府有意发展年轻

干部，将其列为主要后备干部培养，彭乙才得以

当选为党总支委员。相较于其他村干部而言，彭

乙群众基础较为不足，且其所负责工作与群众接

触较少，很难承担乡村当“家”人角色。从市场

场域来看，其扮演着较强的经济理性人角色。与

潘某类似，年轻的彭乙多次设想过从事其他收入

更高的行业，但受限于考编的想法，彭乙计划在

任职村干部中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编制。因此，在

多重场域作用下，彭乙职业取向并不稳固。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为男性工作者，

彭乙承担着中等强度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

看，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 （该部分与

李某对应部分相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

看，其家庭关系依赖于父母经营。彭乙虽已成家

立业，但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除个别朋友外，

乡邻关系与生活圈子基本靠其父母维持，这也是

其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原因之一。同时，彭乙家

庭内部的代际分工 （如父母帮助照看其子女） 以

及性别分工 （如彭乙妻子在镇小学教书） 保证了

彭乙可以将较多精力置于工作中，彭乙因之调侃

自己为“啃老族”。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承担着养

家人角色。依靠杉木种植、村干部工资以及妻子

工作收入，彭乙家庭收入有盈余，在相对较小的

家庭供养压力下，彭乙可以腾出时间处理自己的

事情，如村干部工作、备考编制等。可见，在多

重场域中，李某扮演着一般性家庭角色。

总之，上述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

庭角色共同作用于彭乙，导致其抱着“要么走、

要么留”的变动不居心态从事村干部职业。就此

而言，与潘某相似，一旦彭乙依赖于父母支持的

一般性家庭角色转变为主导性家庭角色，彭乙便

容易离开村干部岗位。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的

轮替变化是导致彭乙职业短期稳定的主要原因。

（（三三）） 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无共生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无共生：：青年青年

村干部不稳定的形成逻辑　村干部不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互异：周某较不稳定逻辑　

在任职村党总支副书记以前，周某有着丰富

的工作经历，先后在广州、深圳从事装修行业，

购买私家车后一边兼职顺风车司机，一边从事装

修。后来为照顾子女及家庭，选择返乡创业，在

镇街开设装修门店，并在此期间入党、担任村民

小组长。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作为干部队伍核心之

一，周某扮演着强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

其具有较强政府代理人角色。在 Z 村干部队伍中，

周某工作职责较繁重，主要负责扶贫、安全生

产、消防应急、退役军人、征兵、综治和维稳等

高压性工作。据调查了解，之所以如此安排，一

方面源于周某工作经验丰富，另一方面在于基层

政府的分工要求。相对而言，周某没有像李某那

样获得较强的行政激励，如担任县人大代表、选

聘编制等，却承担着较大的考核压力，每到上级

督查时，周某便时常通宵加班准备检查材料。从

社会场域来看，周某较多地扮演当“家”人角

色。据调查了解，周某之所以能够在换届时当选

为党总支副书记，主要源于其所在自然村 （Z 村

最大的自然村） 的支持，周某与父辈乐于助人，

受到乡邻的一致认可，特别是周某任职小组长期

间，组织自然村举办重阳节、春节活动，集资修

路、领办豆角种植基地等，在周围群众中享有较

高威望。周某因此谈道：“我担任村里副书记全

靠自己屯的支持，为了不辜负他们，我才留下工

作的。”从市场场域来看，理性比较也加强了其

经济人角色。周某既有出租家用车的经验，又有

多年的装修技术，但在任职副书记过程中全部搁

置下来，望着固定的工资收入，周某时常萌生辞

职转而从事装修的想法。因此，在行政、社会和

市场等多重场域影响下，周某开始渐渐疏离其职

业角色，若非有乡邻人情的考虑，周某可能会申

请离职。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在承担繁重职业

压力和期望之余，周某还扮演中等强度的家庭角

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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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该部分与李某相似，在此不赘述）。

从社会场域来看，其扮演着较强的关系人角色。

与李某相似，周某在其所属的自然村中有较强的

关系网络，家庭间的比较、生活圈的面子感都显

著驱使周某谋取更好营生，周某也因此热衷于帮

助乡邻，组织自然村开展集体行动，如上述重阳

节等活动。同时，与李某较不同的是，家庭内部

的代际分工 （父母帮助照看孩子） 以及性别分工

（妻子务农，无职业） 并不完整，周某需承担一

定的家庭责任。从市场场域来看，周某扮演较强

的养家人角色。在担任副书记以前，依靠杉木种

植、装修两项收入，周某家庭已基本实现盈余。

但近两年，周某家庭开支超过其工资收入，承担

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因此，在多重场

域中，周某扮演着较强的家庭角色。

总体而言，强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庭角色

共同导致了周某职业的不稳定性。对周某这类干

部而言，家庭角色不能符合职业角色的高要求，

职业角色又不能满足家庭生产生活需要，双重角

色之间有渐行渐远趋势。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

的互异性是导致周某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2.  双重角色互斥：肖某很不稳定逻辑　

青年村干部肖某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曾

在县板材厂、陶瓷厂打工 5 年，认识杉木运输履

带车厂家后，返乡创业从事履带车片区总代理，

并兼业种植 4. 67 公顷 （70 亩） 山林。相较于周

某，二人在职业角色上类似，但肖某在家庭角色

表现上比周某更为突出。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作为村两委核心成

员，肖某承担强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

具有较强政府代理人角色。与周某相像，肖某职

责压力繁重，主要负责农业、林业、统计、残

联、危改和市场监督管理等工作。据肖某介绍，

农林业报表繁多，自上而下的监督考核也较多，

带给其巨大工作压力。特别是其与镇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少有接触，不像书记李某那样具备较强的

行政激励，工作积极性有明显下降趋势。从社会

场域来看，肖某的当“家”人角色明显。据调查

了解，肖某家族在乡邻中具有一定声望，其在换

届中当选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父亲是该村老主任，

依靠父亲的群众声望顺利当选。肖某返乡工作

后，与群众接触日益增多，担任所在村民小组组

长，得到村民较好评价。从市场场域来看，肖某

还扮演很强的理性经济人角色。与周某放弃原职

业不同，肖某从当选村委会副主任以来，一直兼

顾其履带车代理，把自身的时间与精力同时置于

两种职业上，难免产生职业冲突。在此冲突过程

中，肖某偏向于收入更高的履带车代理。肖某对

此谈道：“我的履带车客户不少，我不可能因为

村干部职业就放弃履带车的代理。”为此，肖某

已于近日向镇党委政府递交了辞职申请。

另一方面是强家庭角色。在 Z 村干部队伍，

肖某承担着最强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

其权利人角色有利于降低家庭成本 （此处与李某

相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其扮演

着较强的关系竞争者角色。与周某不同，肖某所

属自然村中虽然有较强的关系网络，但更多充盈

着邻里间的比较、生活中的面子感，肖某因此十

分看重家庭发展，努力提高其家庭在周边的地

位。同时，与周某相比，其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

（其母亲离世，父亲较少帮助照看孩子） 以及性

别分工 （其妻子在家务农） 更少，更多的家庭责

任由肖某承担。由此，从市场场域来看，肖某扮

演很强的养家人角色。受限于上述家庭状况，肖

某有很强的赚钱冲动，虽有村干部工资、杉木种

植、履带车代理三项收入，但这种较大的经济压

力和家庭责任还是驱使其谋求更高的收入，与村

干部职业产生抵触。可见，在多场域影响中，肖

某扮演着很强的家庭角色。

总的来说，强职业角色与强家庭角色产生的

碰撞，导致肖某村干部职业的不稳定。对肖某这

类青年干部而言，职业角色阻碍了家庭角色需

要，不利于赚钱养家；同时，强势的家庭角色也

难以腾出时间从事村干部职业，村干部职业常常

被置于次要位置。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的互斥

性是导致肖某职业很不稳定的根源。

就以上所有分析来看，职业角色、家庭角色塑

造强度的不同以及二者间的交互作用，使 Z村村干

部表现出了不同的稳定性，为我们呈现出稳定性差

异的现实图景。换言之，塑造后的职业角色、家庭

角色能否共生以及共生的强度与方向，会产生不同

的关系模式，如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等，继而

影响青年村干部的稳定选择，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现

出不同的稳定性逻辑，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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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一）） 基本结论　基本结论　

从 Z 村两委干部队伍差异化稳定现象出发，

依托于“场域叠加”分析进路，本研究构建了解

释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生成逻辑的“双重角色塑

造”分析框架，并通过此框架分析了该村青年村

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

首先，青年村干部处在一个由多重场域叠加

而成的复合性农村环境中。仅从行政、市场或社

会的单一视角出发，大多只能呈现出青年村干部

的碎片化行为逻辑，难以形成对青年村干部稳定

性选择的整体性理解。必须将青年村干部置于行

政、社会和市场等多重场域的综合作用中进行整

体考察，才能全面有效理解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

行为选择。

其次，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受

到行政、市场和社会等场域的共同作用。一是青

年村干部职业角色绝非仅是简单的政府代理人

（如落实行政任务、面临行政考核以及行政激

励），还包含经济维度上的理性人 （如既有待遇

比 较 、 就 业 机 会 争 取） 以 及 社 会 维 度 上 的 当

“家”人 （如社会尊重、自我价值实现和群众需

求满足） 等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塑造了

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如强、中、弱职业角

色。二是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同样受到行政、

市场和社会多重场域的共同影响。对青年村干部

而言，政府赋予的权利人角色 （如公共服务和生

活保障供给），以及乡村社会场域中的关系人角

色 （如邻里比较、生活圈子、家庭结构等） 和市

场场域中的养家人 （如负责家庭收支） 角色，三

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形塑了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

色，形成强、中、弱家庭角色等类型。

最后，青年村干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

的关系深刻影响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对青年村

干部而言，经塑造后具有不同强度的双重角色是

否具备共生关系以及共生的强度与方向，会生成

不同的关系模式 （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

从而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现出差异化稳定性，如长

期 稳 定 、 短 期 稳 定 、 较 不 稳 定 和 很 不 稳 定 等

类型。

（（二二）） 进一步的讨论　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可能有如下几点研究贡献。第一，本

研究聚焦于学界较少关注的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差

异问题，以西部山区农村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

当前青年村干部何以表现出不同稳定性的真实动

因，有助于拓展既有研究的问题边界。同时，相

较于既有研究从行政、家计以及社会认同等单一

视角的解读，本研究借助“场域叠加”分析进

路，将行政、社会和市场多重场域统合起来，构

建“双重角色塑造”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以系统

的视角研判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的形

成逻辑，由此尝试将青年村干部职业研究推向整

体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已有研究采取

单一视角所导致的解读不充分问题。

第二，本研究对上述不同稳定类型青年村干

部的分析，还有助于基层党政部门采取差异化举

措稳定青年村干部。首先，基层政府必须转换村

干部管理思维，跳出激励或惩罚的科层化管理路

径依赖。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在村干部管理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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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沿袭科层制管理方式，向村级下移大量行政任

务、要求村干部严格实行“坐班制”并采取常态

化监督考核，使青年村干部这一兼业化的基层自

治群体演变成全职的“准公务员”。在这种结构

性冲突下，基层党政部门应当积极转变管理意

识，多从青年村干部自身内在视角出发，既要将

青年村干部视为职业人，也要将其视为社会人，

综合研判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需

要，采取更加灵活而非一刀切式的僵硬管理模

式。例如，建立村级工作清单、灵活设置工作时

间、加强工作指导等。其次，基层政府还要对不

同稳定性的青年村干部采取差异化举措。Z 村经

验揭示，青年村干部的不同稳定性背后反映出职

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具有不同关系强度和方

向。这就意味着，基层政府应当统筹考虑青年村

干部职业和家庭的关系，对其进行分级管理：对

长期稳定类青年村干部保持既往的日常管理，避

免忽冷忽热的组织关怀以及过于严格的工作要

求，让其维持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对短期稳定

类青年村干部加强组织激励，采取鼓励考取基层

事业编、加强工作能力培训和给予可信发展承诺

等举措，让其增强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和期

待；对较不稳定类青年村干部则需要从职业发展

和社会关系两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采取减轻工

作负担、加强工作能力培训和给予可信发展承诺

等举措吸引青年村干部，另一方面动员村组人情

关系、家族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关系进一步唤

起青年村干部的公共责任感，让其回归选任村干

部的初心；对很不稳定类青年村干部而言，基层

政府除了要做足上述举措以外，重点要进一步加

强对其家庭的关怀，既要积极动员政府干部帮助

其家庭生产生活，也要灵活安排工作时间、鼓励

其兼业化发展，尽可能平衡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

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

典型个案中探究青年村干部差异化稳定现象，揭

示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差异的真实动

因，从而以微观的角度增进对农村干部队伍稳定

性差异的理解，实现从“小处”观察当前青年干

部职业选择行为的目的。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

些不足：一是难以宣称案例的代表性和外推意

义，虽然以 Z 村为例可以详细阐释青年干部差异

化稳定的生成逻辑，但难以推向对整个青年村干

部的总体性理解，后续可采取大样本的定量研究

予以补充。二是需要考虑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异质

性因素，未来可通过两个或多个农村干部队伍之

间稳定性差异的比较，探讨村庄之间的异质性

（如经济异质性、文化异质性等） 对青年村干部

稳定性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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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ing logic of the stability difference of rural young cadres：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Z Village in Northwest Guangxi

JIANG Xiuhai
（Institute of  China Rur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differential stability in the careers of young rural cadres.  Using the“field superposition” the⁃
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 a “dual role shaping”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s the forming logic of different occupationl stability 
of young cadres in Village Z of Guangxi Provi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stability was affec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social and market fields，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the joint shaping by multiple fields， forming strong， medium and weak role ori⁃
entations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Secondly， whether the shaped dual roles can coexist and the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symbio⁃
sis will generat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models of strong symbiosis， weak symbiosis and no symbiosis， which will promote young 
cadres to show long-term stability， short-term stability， relatively unstable and very unstable differential stabilit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ual role shap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clarifies the forming logic， and 
helps to take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ted 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rural young cadre team.
Keywords： Rural young cadres；Stability difference；Job roles；Family role；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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